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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生态位战略与创新生态

系统演化
—基于价值共生共创视角

□纪慧生1　Asmita1　吴小梅1　姚树香2

[1.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　361024；2.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　361024]

[摘　要]    【目的/意义】 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制造企业新的创新范式，探究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有助

于促进制造企业创新升级。 【设计/方法】 基于价值共生共创视角，以比亚迪为研究案例，探讨制造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 【结论/发现】 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模型演化经历了从简单线

性式创新生态系统到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再到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3种创新范式；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推动了核心企业与参与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由寄生共生为主向偏利共生和互惠共

生为主转变，以及价值逻辑由价值创造为主向价值共创和价值共赢为主转移；共生关系与价值逻辑的

演化具有动态适配性，推动核心企业的生态位由重叠到分离，实现企业由生态补位者到生态主导者再

到网络共生者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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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become  a  new  paradig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esign/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akes BYD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onclusions/Findings] There are three innovation paradigms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ts structural model has experienced from simple linear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central
radi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network  symbiosis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enterprises  and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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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rasitic to commensalism and mutu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logic from value creation to value
co-creation and value win-win. The evolution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value logic has dynamic adaptability,
promoting the niche of core enterprises from overlap to separation, an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ecological complementer to ecological leader and then network symbiont.

Key  words   innovation  ecosystem  evolu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cological  niche  strategy; value  co-
creation
 

 引言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产业技术之间

的交叉渗透使得产业界限的逐渐模糊，单个企业的

独立创新难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1]，制造企业创新

呈现新的范式变革和发展趋势。《中国制造2025》
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强国战略。哈佛商业评

论在《拥抱创新3.0时代》中指出，创新范式经历

了创新1.0、创新2.0、创新3.0等3个阶段，创新

1.0是封闭式创新，集中在产品或技术层次，通过

价格、性价比、服务、交付速度等手段实现；创新

2.0是开放式创新，集中在消费者需求层次，通过

并购整合、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手段实现；创新

3.0是创新生态系统，强调消费需求以及生态环境

协同，通过“互联网+”、融合等手段实现。创新3.0
反映了企业生态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动态，成为

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方式[2]和制造企业新的创新

范式选择。生态创新发展理念重视生态位战略，有

利于企业找准角色和定位，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繁

荣。当前，许多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的发展观念

与创新范式中，企业发展面临核心技术欠缺、自主

创新困难、制造成本上升、生态位重叠等转型升级

的挑战和压力，亟须转变创新发展理念，而一些制

造企业如比亚迪、华为、小米等则通过生态位战略

选择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引导企业发展[3]，推动创

新范式升级，成为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创新研究的新热点，已有研

究文献多关注其系统构成[2]、创新主体[4]、创新过

程[5]、创新演化[6~7]、价值共创行为[8]、区域创新[9]等

方面，其中，价值共创强调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动

态网络互动，与创新生态系统倡导的利益相关主体

共生共赢理念相辅相成。目前，针对价值共创视角

的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形态、演化机理、共生关系

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动态适配及其对演化的影响关系

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和生

态位战略理论，运用单案例研究方法，结合比亚迪

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过程等开展演化分析，主要关注

三个方面核心问题：（1）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具有怎样的结构形态与演化特征；（2）制造企业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价值生成逻辑和生态共生

关系如何动态适配？（3）生态位战略下共生关系

与价值逻辑关系如何影响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

相关研究有助于拓展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分析视

角，对推动制造企业创新范式向创新3.0升级及实

现创新生态系统利益相关主体价值共生共创具有积

极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创新生态系统

1993年，Moore首次运用“企业生态系统”分

析企业间商业活动。此后，2004年，美国政府在

《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中正式提出“创新生

态系统”概念。创新生态系统强调企业创新的生态

化过程，即创新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生态系

统的成员参与[10]，以及主体多元与生态互动关系[11]。

相关研究侧重系统结构、价值创造和系统演化等

3个方面。从系统结构看，创新生态系统是由核心

企业、上游组件供应商、客户和下游互补方共同组

成[12]，划分为核心企业层、创新平台、辅助企业层

等[3]；从价值创造看，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以核心

企业为中心的输入输出网状结构，通过整合内外部

创新资源[13]，上游组件供应商向核心企业输入产品

组件，核心企业将产品组件进行处理后得到创新产

品，输出给用户，即客户端被输入了互补品[12]，成

员间通过生态化创新、协同共生以实现价值创造[6,11]；

从系统演化看，创新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系统相关企

业之间围绕着创新“共同进化”，以合作和竞争的

方式支持新产品开发并满足客户需求[2]，企业之间

基于共享、共创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1]。创新生

态系统企业间共生模式包括寄生共生（Parasitism）、

偏利共生（Commensalism）、互惠共生（Mutualism）

等模式[6]。寄生共生表现为配套组织依托核心企业

的技术供给、资金等资源，不断发展扩大规模，配

套组织对核心企业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偏利共生是

指核心企业和配套组织之间相互依赖，通过互补性

资源不断提升价值创造水平，核心企业和配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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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一种对一方有利的关系。互惠共生表现为核

心企业和配套组织通过资源配置和整合，彼此之间

形成紧密的互惠关系，成为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最

佳方向[6]。创新生态系统观点突出了复杂网络的生

态系统资源互动和价值共同创造，更好地反映生态

主体间通过要素协同[14]、资源专业化和差异性[15]以

及资源和行动者之间相互依存[16]形成的互惠共生、

偏利共生和寄生共生等共生关系[17]。

 （二）生态位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指生态系统中的

种群所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位置以及与相关种群之间

的功能关系与作用，是战略环境背景下企业占据的

多维资源构成空间[18]，反映企业拥有和控制资源的

状况，以及环境适应力和资源拓展力，由于能力及

资源的专有性使得企业生态位具有独特性[19]。在创

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占据不同但彼此关联的生态位，

一个企业生态位变化会导致其他生态位变化[3]。企

业生态位关系可以用“生态位分离”（N i c h e
Separation） 、“生态位重叠”（Niche Overlap）
和“生态位宽度”（Niche Width） 等描述，其

中，生态位宽度是企业能够利用的资源总和[20]，物

种可利用的空间资源决定了生态位的宽度以及重叠

与竞争[21]，当两个企业生态位完全相同则会因生态

位重叠而导致激烈的竞争和相互排斥[22]。企业占据

的特定资源空间即生态位与创新相互影响[23]，企业

实行生态位分离[24]可以实现生态互补式创新并获取

更大的成功机会，而企业生态位提升则可以推动创

新生态系统主体结构关系演变[25]。在实践中，许多

企业如Win-Tel联盟、丰田与通用战略联盟等通过

组建战略联盟、产学研等整合外部资源以拓宽生态

位宽度和增强创新能力。

 （三）价值共创

Prahalad和Ramaswamy提出价值共创理念[26]。

价值共创理念颠覆了以企业为核心的价值创造的主

流逻辑。由于技术研发分散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使

得企业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以实

现价值共创[27]。对于价值共创代表性观点有基于消

费者体验和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理论。基

于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强调消费者参与价值

共创[28~29]；服务主导逻辑则认为消费者是价值的共

同创造者[30]。随着生态系统和商业模式理论的深入

发展，价值共创研究正由消费者体验和服务主导逻

辑视角逐渐转向生态系统和商业模式创新[31]。从价

值共创的内涵来看，价值创造、价值共创、价值共

赢反映了价值逻辑的不同层次，即价值是由主体单

独创造、合作创造还是互惠合作创造等。价值创造

是使消费者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好[32]或收益增加[33]的

过程；价值共创强调价值是多主体之间互动所共同

创造出来的，而非独立的企业创造的；价值共赢则

是指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产业多方资源转化

与交融形成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价值创造[34]。基于

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认为价值镶嵌在消费者

体验中；而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强调多主

体互动共同创造价值。

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案例

分析、文献分析和定量研究，主要涉及战略性新兴

产业、创意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产业，以

及协同演化、结构特征、战略生态位管理等内容，

对于制造企业价值共生共创视角的研究关注较少。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相互依赖的有机生命体，各组织

成员通过相互合作实现生态互补，其运行成功的关

键在于各参与主体如何实现价值创造，以及在此过

程中如何协调价值共创行为[8,31,35]，以价值共创为目

的的生态创新成为各相关主体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

和创新的基础，而价值逻辑、参与者共生成为创新

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关键要素[36~37]。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揭示制造企业生态位与创新生态系

统演化，以及价值逻辑与共生关系的动态适配，适

合单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特点：（1）研究问题是制造企业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采用动态过程分析。结合单案

例分析方法，体现核心企业及其参与价值共生共创

的动态交互过程；（2）研究通过制造企业创新生

态系统演化不同阶段价值逻辑与共生关系的动态匹

配，揭示其演化本质。研究资料构成方面，采用以

二手资料为主，一手资料为辅，其原因在于一手资

料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不足，二手资料具有稳定性

好、覆盖面广、时间跨度长、可反复阅读等优点[38]，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透明，

基于科学合理的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获取的

二手数据资料可用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同样能够

构建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或模型[39]。

本案例研究遵循规范流程：问题提出—文献

研究—研究设计—数据收集—资料分析。研

究过程针对文献研究与企业案例实践寻找理论空白

点，结合理论和数据资料开展研究设计，通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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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归纳、整理和分析，与现有文献对话，发现

存在的新问题，进行理论提炼和提出理论创新点。

研究过程注重已有理论与数据资料的比对和循环分

析，以及采集数据的多元化渠道以形成资料饱和性

与多重验证，形成证据三角形，提高了研究数据的

信度和效度。

 （二）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比亚

迪）作为单案例研究样本以揭示制造企业创新生态

系统演化，其原因在于：（1）典型性。比亚迪作

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企业，短短几十年时

间，其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成为

国际知名企业，是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缩影，其创

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和生态位印迹鲜明，具有典型

性。（2）阶段性。比亚迪发展横跨充电电池、传

统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在电池、电

机、电控、芯片等核心领域不断技术创新，基于充

电电池等核心技术围绕生态系统内核持续演化，不

同阶段生态系统具有继承性，且阶段性明显。（3）资

料丰富性。比亚迪作为知名上市公司，其公开资料

如期刊文献、媒体报道、图书资料等可见于各种场

合，为案例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来源和研究佐证，

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相关数据收集多来自二手资料，主要包

括学术文献和书籍（如《战略对决》《王传福与比

亚迪》《比亚迪真相》《比亚迪之父王传福》《王

传福传：比亚迪神话》《比亚迪，成就梦想》

等）、行业研究报告、报刊杂志、行业统计网站、

比亚迪官网、政府报告和相关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

公告、企业年报，以及新媒体在内的新闻资讯报道

等途径  ，通过整理比亚迪发展的数据和背景材

料，获取比亚迪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发展脉络的

相关资料。此外，对多渠道获取的资料进行多方面

比较、印证，以增加二手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对于二手资料欠缺的地方，如生态位战略、技术发

展路线、与伙伴关系等，采用一手资料收集，包括

从2018年5月到2021年10月分别对比亚迪3位中层管

理者访谈，以及对4位技术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咨

询、访谈和邮件问询，每次安排2位人员访谈时间

约位30分钟，每次访谈约为40分钟。针对收集整理

的二手资料和一手资料由两名研究者对收集的文献

资料进行整理再开展提取主题，然后进行主题归纳

和分析，提炼研究存在的关键问题。

 三、案例分析

比亚迪创建于1995年，在创立初期，公司主要

从事充电电池业务；到2003年，公司涉足汽车制造

业务；到2010年，公司开启新能源汽车发展全新阶

段。比亚迪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业务范围经历电池

与手机零部件、燃油汽车、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其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由2003年40.6亿、8.4亿，到

2010年467亿、25.2亿，再到2020年1  566亿元、

42.3亿，增长快速。依据主营业务本文将比亚迪发

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结合各阶段分析其标志性事

件、价值共创成果、生态位表征等，其中标志性事

件以企业市场运作大事件反映，价值共创成果通过

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刻画，生态位表征以企业市

场认可、竞争位置等为指标，分析比亚迪各阶段创

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

 （一）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统（1995～2003年）

1. 电池及IT零部件发展阶段。创立初期，比亚

迪面临着资金、设备和技术的缺乏以及日企三洋、

东芝等对全球电池市场的绝对控制，作为市场后进

入者和模仿者面临同质化市场的生态位高度重叠，

为了赢得竞争优势，比亚迪进行如“人工+机器

手”模式、半自动化生产线、无尘厢式生产线、干

燥吸水药剂、氧化镉负极化学活化处理工艺、高温

烘烤技术等诸多特色式创新，将产业链环节最大化

集中于内部以控制零部件成本，提供从方案设计到

最终生产的完全一站式ODM服务[40]，既最大化利

润又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产品总

成本比日本供应商低40%[41]，在产品效率和品质、

生产成本等方面形成极强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三

星、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

商。电池及IT零部件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体现在成

立中央研究部、锂离子电池公司等，价值创造成果

包括生产出镍镉电池、锂离子电池，研发大电流放

电电池和快速充电技术等，生态位表征主要有镍

镉、镍氢、锂电池销量全球排名第一，卓越供应商

奖荣誉，如表1所示。

2. 寄生共生与价值创造的适配。比亚迪通过构

建垂直整合模式和封闭式创新体系实施电池研发和

架构创新[42]，采取以产品创新、生产线改造和零部

件供应等与产业链上游企业间通过关系构建、关系

运行、价值释放实现价值创造[43]，电池研发技术和

架构创新支撑了比亚迪手机零部件等产品提供，形

成以商品为主导的价值创造逻辑，体现为通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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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的价格竞争力、性价比、服务体系或交付速

度等手段获取比较优势[44]。比亚迪依赖手机制造商

开展充电电池研发成为生态系统补位者，与手机制

造商之间形成产品供应和依附的寄生共生关系，这

种寄生共生关系直接影响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

寄生共生关系和价值创造逻辑之间形成一种“单向

适配”的动态适配方式。

3. 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统。比亚迪通过内设

研发机构实施独立创新作用，其创新源和技术创新

均来自于内部，形成以企业内部创新为主导的封闭

式创新方式，并依靠不断降低充电电池生产成本为

全球大型手机制造商提供零部件，在镍镉、镍氢、

锂电池等市场均处于领先地位[42]，提高了市场占有

率和优化了后发企业生态位。比亚迪作为零部件供

应商依附于手机生产商摩托罗拉等核心企业，通过

在充电电池领域积累的技术生态优势为核心企业提

供零部件，为消费者提供手机产品，围绕创新生态

系统中核心企业的零部件需求开展创新行为，产生

以手机零部件需求为主的应用创新和以电池技术研

发为主的技术进步的双螺旋创新驱动力。比亚迪通

过提供充电电池零部件被动地参与到创新生态系

统，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和手机制造商形成相对封闭

式创新和上下游联结为主的线性主体关系。基于分

析，本文将此阶段归纳为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

统，即创新范式1.0，如图1所示。
  

手机制造商比亚迪 客户

寄生者 消费者生产者

零部件充电
电池供应 产品销售

 
图 1   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统

 （二）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2003～2010年）

1. 汽车业发展阶段。比亚迪运用逆向研发思

路，借鉴充电电池领域的垂直整合模式，坚持技术

创新和顾客价值创新[45]，设立多个汽车研发中心和

技术实验室，实现发动机、底盘、模具、汽车电子

甚至内饰和车漆等70%汽车零部件在内部生产，同

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最大化降低汽车制造成本，

推动汽车产品的种类和规模、市场占有率和利润不

断增长，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且成本优势明显。

至2010年9月，比亚迪研发出多项高科技电子关键

技术，每年申请国家专利超过500项，构建了集研

发设计、模具制造、整车生产、测试、装配、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整车制造、模具开

发、车型研发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先后生

产出F3等在内的家轿、商务、SUV系列等多款传统

燃油汽车，通过积极布局电动车领域，如推出双模

电动车F3DM，汽车产品不断打开国内外市场，销

售到欧美等国家。汽车业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体现

在收购汽车企业、成立汽车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设立子公司等，价值共创成果包括F3e电动车、油

电双模混合动力汽车F6DM、G3、S8、授权专利

等，生态位表征体现为品牌形象提升、汽车销量快

速增长等，如表2所示。

2. 偏利共生与价值共创的适配。由充电电池到

汽车行业，是一次大的行业跨越，需要创新生态系

统升级转换，为此，比亚迪采取设立研发中心、开

展并购整合、实施专利授权与合作、建设生产基地

和工业园、强化供应链管理、组建战略联盟、在全

球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进行推动，并作为并购、

表 1    比亚迪电池及IT零部件发展阶段主要特征

标志性事件 价值创造成果 生态位表征

1995.2，成立比亚迪有限公司；
1999.4，成立香港分公司；
1999.10，成立深圳工业园；
1999.11，成立美国子公司；
2001.4，成立韩国办事处；
2002.7，在香港主板上市；
2002.7，成立中央研究部、锂离子
电池公司；
2002.7，建立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
公司和北京比亚迪工业园；
2002.9，成立上海比亚迪工业园；
2003.8，成立上海分公司；
2003年，引入电池相关产品，如手机
显示屏、胶壳及模具。

1995.2，工艺、生产线升级改造，研制镍镉电池；
1997.6，优化负极添加剂，改善小电流充电性能和寿
命，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
1999.9，研发SC2100P大电流放电池；
2001.5，研发发泡镍锟焊、正极端面焊工艺；
2003年，开发独特氧化镉负极化学活化处理工艺，改
善镉负极的活性，提高电池的复合氧能力，降低电池
内压，提高电池大电流放电性能和快速充电性能。

1995.12，获台湾最大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公司订单；
1996.7，获ISO9002认证；
1997年，先后获得飞利浦、松下、索尼、通用等公司
订单；
1997年，镍镉电池市场占全球近40%市场份额；
1998.12，获ISO9001认证；
2000.12，成为MOTOROLA第一个中国锂离子电池供
应商；
2001.8，成为NOKIA供应商；
2002.12，成为其第一个中国锂离子电池供应商；
2003年，镍镉电池产量达4.0亿，居世界第一；
2002.5，获QS-9000认证；
2002.9，MOTOROLA授予“卓越供应商奖”；
2002 年，被《亚洲货币》评为“2002年最佳上市公司
管理奖”；
2002 年，被《财资》评为“2002年最佳中型企业上市
集资项目”；
2002.11，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
2002年，被《亚洲货币》评为“2002年最佳上市公司
管理奖”第一名，被《财资》评为“2002年最佳中型企
业上市集资项目”；
2003年，镍镉、镍氢、锂电池等销量全球第一，成为
国内最大电池生产商，获全球约15%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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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等发起者通过战略联盟、专利授权、供应链合

作等构建出包括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并购、联

盟、专利合作等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比

亚迪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主导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基

于能力互补、资源整合与共享、投资占股、顾客参

与行为与顾客公民行为[46]等形成偏利共生关系，彼

此与生态系统参与主体开展价值共创。比亚迪作为

核心企业提供创新平台组织内外部资源形成产学研

协同开放式创新方式，重视与政府、企业、大学科

研院所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形成“三螺旋”创新[44]，

并通过低端破坏和新兴市场等改变了行业既有的竞

争规则形成破坏性创新[47]，创新生态系统和破坏性

创新支撑了以偏利共生以及商品和服务为主导的价

值共创逻辑，而价值共创逻辑巩固了偏利共生关

系，偏利共生关系和价值共创逻辑之间形成一种

“双向适配”的动态适配方式。

3. 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基于产品的技术

创新和市场特征，选择合适的生态位，是一般企业

成长为核心企业的关键所在[48]。传统汽车行业发展

成熟，生态位竞争非常激烈，为促进生态位分离，

比亚迪积极研发和学习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坚持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如参加全球车展

等学习国际汽车前沿技术，利用多种方式学习和掌

握汽车等核心技术满足消费者需求，研发多款传统

燃油汽车等产品，推动产品系列化发展形成专业化

生态位[16]，为构建生态位优势比亚迪采取了技术研

发、专利保护、专利规避等措施，如采取授权与合

作方式使用德尔福授权F3发动机电喷系统，与韩国

企业合资开办摄像头工厂等[42]。比亚迪作为汽车制

造商通过并购整合、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供给方

式改变创造一种新的消费者需求或挖掘出潜在的消

费者需求，推动了汽车产品技术的进步，而大客户

战略以及国际合作网络极大地提升了创新能力与品

牌影响力，形成以产学研协同以及政府、企业、大

学科研院所“三螺旋”创新为特征的汽车全产业链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基于分析，本文将此阶段归

纳为开放的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范式

2.0，如图2所示。
 
 

比亚迪 客户

产业基地

联盟企业

供应商 经销商

合作伙伴

主导和影响

主导和影响

 
图 2   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

 

 （三）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2010年至今）

1. 新能源汽车发展阶段。比亚迪基于市场前景

预估，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制

定了新能源“7+4”战略，车型覆盖七个目标市场

及四大特殊领域，但新能源汽车面临电池技术难突

破、续航短、充电慢等技术瓶颈，市场商业化条件

尚未成熟，为此，比亚迪建设和扩建了包括发动机

试验室、NVH试验室、整车碰撞试验室等上百个

实验室和上千套专业检测设备，加强自动驾驶、无

人驾驶、汽车触控屏、云轨等前沿技术研发，取得

BIVT发动机、硬顶敞篷、铁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

表 2    比亚迪汽车业发展阶段主要特征

标志性事件 价值共创成果 生态位表征

2003.1，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公司（现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2003.5，收购北京吉驰汽车模具高速，成
立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
2003.5，建立北京比亚迪工业园；
2003.6，建立西安比亚迪工业园；
2004.2，成立深圳比亚迪微电子有限公司；
2004.7，建立上海汽车检测中心；
2005～2009年，先后在日本、丹麦、印
度、芬兰等国成立分公司；
2007.8，建立深圳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
2007.12，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2007年，建印度分厂和坪山工业园；
2007.9，建立罗马尼亚子公司；
2008.1，建立芬兰子公司；
2008.10，收购宁波中纬半导体公司；
2008.12，建立商洛太阳能电池项目；
2008.9，获得巴菲特投资；
2009.7，收购长沙美的三湘客车，建立长
沙工业园；
2009.7，投资设立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
2009.11，启动韶关汽车试验和汽车底盘
零配件生产基地项目。

2005.4，首款新车F3下线;
2006.6，研发第一款搭载磷酸铁电池的F3e
电动车；
2006.11，中国第一款硬顶敞篷结构运动跑
车F8上市；
2007.7，F3R上市；
2007.9，F3白金版上市；
2007.10，以铁电池为能源的中国第一款油
电双模混合动力汽车F6DM上市；
2008.2，自主研发BIVT技术的371QA发
动机；
2008.3，F6上市；
2008.9，F0上市；
2008.12，全球第一款双模电动车F3DM上
市，整合了汽车制造、电池技术、电机系
统、车载电子技术；
2009.4，发布首款MPV车型M6；
2009.7，首款硬顶敞篷新车S8上市；
2009.10，G3上市；
至2009.12，获授权专利3470余件。

2004年，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亚太最具创造力的华裔领
袖”“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和民营上市公司市值10强等称号；
2004年，Li-ion电池市场占有率20%，位居世界第二；
2005.8，获中国科技100强第四；
2005.4～2006.2，F3在10个月内获“自主创新奖”在内的各类
奖项68个；
2005年，汽车销量约2万台；
2006年，汽车销量约6万台；
2006年，轿车出口乌克兰；
2006.11，荣获“最佳中国首发新车”大奖；
2007.2，与葡萄牙、安哥拉、佛得角等国家汽车贸易商签署
协议，全面推进海外战略；
2007.1，F3单月销量突破10000辆；
2007.6，第10万辆F3轿车下线；20个月累计产量达到10万
辆，创造产销新纪录；
2007.4，F6获最佳（中国）首发新车、最佳设计轿车奖；
2008年，汽车销量约17万台；
2009年，汽车销量超44.8万台；
2009.8～2010.5，F3连续10个月保持全国销量总冠军；
2008.12，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09.8，F3DM成国家工信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
工程推荐车型目录》唯一推荐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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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突破，生产出F3DM（全球首款双模电动

车）、E6（全球首款铁电池动力车）、K9（多项

先进自主技术纯电动客车）等系列化产品。通过全

球技术开发者、汽车驾驶者、乘客之间的对接和对

产品各细分市场的全覆盖，比亚迪构建从设计研发

到生产制造、产品销售与配套设施，以及售后服务

等新能源汽车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基于电动车核

心技术的研发驱动，比亚迪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行

业领导者，其纯电动大巴获得“欧盟整车车辆认证

（WVTA认证）”，多种新能源汽车产品销量连续

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发展阶段标志性事件体现在

设计研究和开发新电动车、合建太阳能研发中心

等，价值共赢成果包括系列化纯电动车、TID动力

总成在内的三项世界级技术等，生态位表征体现为

全球化战略、行业领导地位、中国专利金奖、专利

优秀奖等，如表3所示。
 

表 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阶段主要特征
 

标志性事件 价值共赢成果 生态位表征

2010.3，收购日本荻原馆林工厂；
2010.4，北美总部成立，成为北美汽车
销售、市场、研发和售后中心；
2010.5，与戴姆勒奔驰合资，设计研究
和开发新电动车；
2011.6，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2011.10，成立北美总部；
2011年，A股上市，长沙成为第三个新
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014.2，携手全球顶级科研机构新加坡
科技局通讯研究院进军无人驾驶汽车；
2015.7，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在武
清汽车产业园落成；
2017.3，在法国博韦市投资建设阿洛讷
工厂；
2017.6，与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合作
建立太阳能研发中心；
2018.6，与Goldstone合建印度本土化电
动巴士制造中心；
2018.8，与宁波市合作打造新能源装备
基地。

2010.5，纯电动车E6；
2010.7，MPV车M6；
2010.8，轿跑L3上市；
2010.9，纯电动客车K9；
2011.8，SUVS6；
2011.4，发布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
机+双离合变速器技术（Ti+DCT）；
2011.9，搭载1.5TI+ DCT及58项高端电
子配置的G6上市；
2012.4，发布双模电动“秦”；2012.8，
研发全球首创遥控驾驶、TID动力技术
的速锐；2013.9，发布绿混、绿净、
TID动力总成三项世界级技术；
2014.4和2015.4，发布双模三擎技术车
唐、宋和元；
2016.3，EV300、e5上市；
2016.10，跨座式单轨—“云轨”；
2016.10，首款云轨通车试验；2017.1，
发布无人驾驶系统；
2018.1，发布云轨无人驾驶系统；
2018.4，发布全新唐、宋MAX DM、元
EV360及新概念车E-SEED；
2018.9，发布D++开放生态；
2018～2021年，发布DiLink智慧生态系
统和e3.0平台；
2020.4，刀片电池技术与汉EV；
2020.6 ，DM-p技术与汉DM。

2007.12，纯电动车E6在荷兰上牌，为国内首款欧洲上市轿车；
2010.1，K9纯电动客车居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
2010.5，全球科技100强企业；
2010.5，纯电动车E6作为出租车、公务用车、警用车型；
2011.6，与德国法兰克福市签订K9合作意向书；
2011.8，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汽车类独家供应商；
2012.11，铁电池生产基地获首个ISO/TS16949:2009认证；
2012年，获中国工业创新标杆企业、最佳领先科技奖，自主汽
车新能源突破奖等；
2013.10，SBID技术获中国专利金奖；
2015.4，与美国签纯电动公共汽车合同，创美国该车型最大订单
和比亚迪国际最大订单记录；
2015年，中国智造100强第3名；
2014～2017年，纯电动大客连续四年占据国内销量榜首；
2017.12，客车全年销量14 336辆，增长8%。其中，8米以上销量
达14 254辆，同比增长13.6%；10米以上纯电动大型客车销量达
12 228辆，同比增长14.5%；
2015.10，混合动力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以及秦外观设计、电动汽
车电池、储能系统等专利获优秀奖；
2015年、2017年，累计销量新能源汽车6.17万辆和11.3万辆，连
续全球第一；
2016.1，获扎耶德未来能源奖；
2016.5，IFOY国际叉车年度大奖；
2017年，中国品牌100强和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
2017.1，秦双模与秦EV300获动力性能,操纵稳定性能，卓越性能
等金奖；
2016年以来在国内多个城市开展云轨合作；
2017.8、2017.10、2018.5和2018.8，分别与菲律宾伊洛伊洛市、
埃及亚历山大市、菲律宾巴丹省、巴西萨尔瓦多签署云轨协议；
2018.4,和长安签署合作协议；
2013～2020年，新能源汽车连续8年第一。

 

2. 互惠共生与价值共赢的适配。为推动创新生

态系统发展演化，比亚迪通过强化情感、业务关系

等促进生态主体交融，包括与东道国共建营商环

境，利用技术资源帮助东道国绿色发展，提供国际

环境问题解决方案；与合作伙伴共享彼此资源，互

利互赢和共担市场风险；与竞争者共谋市场发展，

利用彼此资源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与科研机构共

同研发产品，发挥联动优势形成网络交叉与互补；

与供应链成员共同服务售后，推动资源转化和实现

价值共赢[35]，最大化地利用生态系统资源促进企业

技术研发及商业化。比亚迪作为核心企业联合生态

伙伴以合作共赢方式共同创造价值，与政府、大学

科研院所、用户等关系加强，尤其重视从用户角度

解决自然和社会环境等，体现为政府、企业、大学

院所和用户的“四螺旋”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学研

用嵌入/共生式生态化创新。比亚迪与东道国、合

作伙伴、竞争对手、科研机构等通过互惠互利实现

价值共赢，通过价值共创模式变革带来机会共生与

价值共生[42,49]，系统内各组织成员相互合作成为共

生关系，多个组织成员通过持续创新实现共同进

化[50]，其价值逻辑在于强调满足消费者细分市场需

求以及生态环境协同等互惠共生，形成消费体验主

导和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赢逻辑[17]，互惠

共生关系与价值共赢逻辑之间形成一种“耦合适

配”的动态适配方式。

3. 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比亚迪以新能源

汽车制造为创新载体，组建乘用车、商用车、云

轨、电子、动力电池五大事业群，基于“开放+融
合”新生态实现从硬件型向全方位开放生态型战略

转型，开放电动车技术 e平台、智能网联系统

DiLink、底层平台和软件应用生态、“车辆认证平

台”等，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通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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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I2R)、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戴姆勒、华

为、百度等众多公司广泛开展合作创新，整合上下

游销售、出行、金融等生态，将组件供应商、互补

件配套商、整车集成商、销售商、后续服务商、用

户及与科研机构等全产业链相关主体组织整合[51]，

打破原先的供应链、技术、市场等边界，强调跨部

门、跨地域协同创新和多样化网络联结方式，推动

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销售、软硬件、服

务配套等在内的全球开放性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

统，系统内成员不断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

“平台化”整合资源，推动创新资源相互联系、影

响和依赖，由独立向共生，由“机械化”向“有机

体”不断推动系统发展演化[52]。为了巩固生态位，

比亚迪制定了新能源“7+4”战略，即七个目标市

场车型及四大特殊领域，推动产品系列化、差异

化，拓宽行业资源、市场空间等分化和生态位分

离，从而拓宽了生态位。制造技术智能化、生产组

织网络化、消费理念绿色化[44]等促使比亚迪创新愈

加生态系统化、跨组织化和网络共生化，随着创新

生态系统内合作主体关系发展，物种间通过资源互

补建立持续合作关系从而占据有利生态位[53]，各主

体之间出现生物学“共生”特征[54]，体现出“开放

性”“生态系统性”和“同时共生性”[55]，形成共

生关系推动了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56]，进而演化

出平台开放、生态化和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

共生式创新范式。基于分析，本文将此阶段归纳为

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范式3.0，如图3
所示。
  

政府

互补件配套商 配套与服务商

研发创新
机构

需求方

汽车联盟 销售商组件供应商

底层平台和软件应用生态中介服务机构

东道国

共生内核

 
图 3   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

 

 四、结论与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1.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结构特征

比亚迪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由简单线性创新生

态系统到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再到网络共生式

创新生态系统三个阶段的动态演化，其创新范式由

封闭式创新1.0到开放式创新2.0再到生态式创新

3.0。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特征表现为：（1）由简单

趋向复杂化。创新生态系统初期系统成员结构和关

系简单，为应对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实现系统价

值最大化，系统需要不断提升成员数量、资源拥有

量、价值创造能力等，创新生态系统组分、形态结

构和共生关系日趋复杂化；（2）由竞合趋向协同

化。创新生态系统初期成员间多为供应链上下游竞

合关系，在演化过程中系统成员认识到相互补充和

有机协同比单纯地竞争或合作更有利于系统健康有

序发展，如为了构建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比

亚迪与供应商、服务配套企业、电池回收商、用户

等合作逐渐趋于协同化，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的价

值共生共创；（3）由封闭趋向网络化。创新生态

系统初期成员间多采取封闭式创新，随着创新生态

系统发展演化，封闭式创新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在模糊和流动的边界中，创新想法和人才自由

流动，创新物种不断移入和移出，技术创新系统性

和复杂性增加，社会联系紧密性和信息化程度加

深，各生态成员需要紧密联系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

创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企业间合作关系呈现网络

化趋势[52]，如表4所示。

2. 主体间共生关系与价值逻辑耦合的动态适配

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范式由创新1.0到创新

2.0再到创新3.0发展演化中，核心企业和成员间共

生关系由寄生共生为主向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为主

转化，价值逻辑由基于寄生共生主导的价值创造向

基于偏利共生主导的价值共创和基于互惠共生主导

的价值共赢等嬗变。以寄生共生为主的共生关系和

以价值创造为主的价值逻辑的相互动态耦合推动了

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以偏利共

生为主的共生关系和以价值共创为主的价值逻辑的

相互动态耦合推动了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

成与演化；以互惠共生为主的共生关系和以价值共

赢为主的价值逻辑的相互动态耦合推动了网络共生

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在这一过程中，共

生关系与价值逻辑之间发展出单向适配、双向适配

和耦合适配三种适配关系，动态适配推动了企业生

态位由低层次向更高层次跃迁和创新生态系统的发

展演化，促进了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能力升级和多主

体价值逻辑共创共赢。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以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作

为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两个维度，结合共生关系的

三个层次：寄生共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6]等，

以及价值逻辑的三个层次：价值创造、价值共创、

价值共赢[34]等，提出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价值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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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共生关系之间的动态适配理论模型，该模型较

好地反映了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范式发展

演化过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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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动态适配

 

3.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核心企业生态位跃迁

比亚迪从充电电池行业到汽车行业再到新能源

汽车行业，生态位经历了“高度重叠–中度重叠–逐
渐分离”等多次跃迁。在创新生态系统初期，比亚

迪作为系统补位者为其他企业提供合适零部件，处

于从属型生态位，生态位高度重叠竞争激烈，随着

在原有行业的深耕，不断赢得客户订单和扩大市场

份额，占据相应的市场生态位，但也面临产品形式

单一、市场竞争激烈、资源空间有限的问题，导致

生态位高度重叠，为了获取更多的行业生存空间和

创新资源，急需拓展生态位空间；在第二阶段，比

亚迪组织系统成员参与并构建以汽车制造为中心的

创新生态系统，成为系统主导者。行业的市场空间

成长性、自身资源禀赋以及创业者特性等诱发印

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所处的生态位[57]，汽

车行业生态位高度重叠，比亚迪通过平台创新研发

制造了高、中、低档不同层次的产品系列化，可利

用的内外部资源总和得到增加，生态位重叠程度有

所降低；到第三阶段，传统燃油汽车行业的成熟发

展造成行业竞争激烈或发展收敛于生境最小阈值，

激烈竞争的态势驱使企业生态位分离[15]，比亚迪凭

借新能源汽车行业先发优势和在充电电池领域的技

术积淀抢占生态位优势，通过系统化多主体生态共

生协同创新成为行业领先者，并引导企业涉足新的

业务领域，从而加剧生态位分离和强化生态位优势。

生态位战略决定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参与

主体之间的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功能作用，影响企

业生态位关系、资源获取和价值逻辑。高度重叠的

生态位导致资源空间恶化，促成企业间形成寄生共

生和偏利共生；高度分离的生态位导致资源空间优

化，促成企业间形成互惠共生关系。比亚迪作为生

态系统核心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中生态位由

高度重叠到中度重叠再到逐渐分离，生态位的跃迁

推动核心企业生态位由补位者到主导者再到网络共

生者等发展，致使生态系统企业创新资源逐渐丰富

和生态位优势更加明显，如图5所示。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价值共生共创视角，分析创新生态系

统的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的动态适配性，提出创新

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结构及其主体的角色转变，

揭示了制造企业创新范式由创新1.0到创新2.0再到

创新3.0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丰富了微观创

新生态系统演化结构理论，成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理论补充。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如下：

1. 清晰了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在创新生态系统

演化的动态适配性

本文以比亚迪为例，通过对案例企业的创新生

态系统演化分析，揭示了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之间

的动态适配，清晰了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

表 4    比亚迪发展不同阶段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形态与特征

第一阶段
简单线性式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阶段
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阶段
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

演化特征

协同程度 较低 中等 较高
复杂程度 简单 中等 较高
结构特征 简单线性 中心辐射 网络共生
系统角色 补位者 主导者 网络共生者
系统边界 清晰 较清晰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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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制。研究对于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以

及生态位拓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研究表明，案

例企业在从充电电池到燃油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等不

同阶段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共生关系由

寄生共生向偏利共生以及互惠共生转移，共生关系

和价值逻辑之间的动态适配推动了企业创新生态系

统演化。

2. 基于价值共生共创视角揭示了制造企业创新

生态系统演化的形态结构

本文基于价值共生共创视角研究，指出制造企

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具有三种微观结构：简单线性

式创新生态系统、中心辐射式创新生态系统、网络

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证实并深化了封闭式创新

1.0、开放式创新2.0和生态系统创新3.0等3种创新

范式理论。此外，研究发现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

演化过程创新方式由封闭向开放到生态化，核心企

业的角色定位经历了从补位者到主导者再到网络共

生者的转变，创新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且

系统边界趋于模糊。因此，为了促进创新生态系统

发展演化，制造企业应制定合适的生态位战略和推

动共生关系与价值逻辑的动态适配。

3. 丰富了制造企业生态位战略与创新生态系统

的理论研究

研究结论丰富了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与生态

位战略理论，即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应积极构建

互惠共生关系和价值共赢机制以拓宽生态位。案例

企业通过生态位战略选择及与供应商、合作伙伴、

科研机构等逐渐构建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实

现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赢和多主体的协同创新，

在提高自身价值创造能力的同时实现创新生态系统

参与主体价值共赢，即创新生态系统成员应建立共

生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生态化协同创新实现创新

生态系统整体发展演化。

本研究的管理实践启示主要如下：

1. 制造企业可以通过生态关系和价值逻辑耦合

以推动创新范式升级

研究证实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的耦合升级是制

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的关键，企业可以依

据不同的生态位选择合适的价值逻辑进而形成耦合

关系推动创新范式升级，企业与生态伙伴关系的选

择影响价值共创方式。为推动创新范式升级，制造

企业可以积极谋求生态位移动或者跃迁占据有利的

生态位空间，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从创新

1.0到创新2.0再到创新3.0发展演化，进而构建网络

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实现生态化创新。

2. 制造企业应该通过互惠共生关系和价值共赢

机制以构建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

制造企业在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范

式3.0阶段应该构建互惠共生关系及价值共赢机

制，重视并不断加强互惠共生关系与价值共赢的动

态适配，以赢得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不断拓宽生

存发展空间。网络共生式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创新

的高级范式，可以最大化整合优化社会资源，与生

态伙伴协同创新，形成共担市场风险和互利互赢，

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优质资源主体间协同创新，

通过生态化协同创新实现生态系统共同发展。

 （三）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基于共生关系和价值逻辑的动态适配揭示

了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但主要以案例研究

为主，主要以二手资料为主，研究结论仍有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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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共生关系与价值生成逻辑的动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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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方法和多渠道资料的交叉检验。本文研究

主要关注核心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中的作

用，并未充分考虑其他成员的能动作用；此外，特

斯拉在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上与比亚

迪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如纯电动汽车、高端切

入、封闭式创新等，特斯拉的案例对于以比亚迪为

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创新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

方，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基于这些原因，未来的研

究可以结合更多案例，借鉴其他研究方法和视角

等，探讨制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不同路

径和总结提炼其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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